




图书在版编目 渊CIP冤 数据
夜的味道/孙菁著.要要要长春院吉林人民出版社袁201苑.10
ISBN 978-7-206-1源源圆缘-苑

玉. 淤夜噎 域. 淤孙噎 芋. 淤中篇小说原小说集原中
国原当代 郁. 淤12源苑.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渊2017冤 第 250953号

夜的味道

著 者院孙 菁

责任编辑院陆 雨 封面设计院李秋霞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号 邮政编码院130022
咨询电话院园源猿员原愿缘猿苑愿园猿猿
印 刷院通化金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院苑园园mm伊员园园园mm 员 辕 员远
印 张院22.75 字 数院源远园千字
标准书号院ISBN 978-7-206-1源源圆缘-苑
版 次院2017年 员园月第 1版 印 次院2017年 员园月第 员次印刷
定 价院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袁影响阅读袁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遥



作品简介

叶夜的味道曳是一部中篇小说集遥
全书收集了五篇小说袁每一篇作品都围绕着人性展开了不同风格的描述袁作品

主题积极向上袁人物充满正能量遥
在作者的文字里袁人尧魔尧鬼尧怪袁尽显着不同方式的人性与魔性遥 善良与贪婪曰

高尚与卑鄙曰正义与邪恶曰不同的时代背景袁相同的人伦道德袁演义着世间轮回的百
态人生遥

作者以她独有的写作手法和表述方式袁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文字世界袁讲
述着人性的可怕亦可怜遥 用隐喻的手法告诉读者院凡事皆有因果之报袁人生不可妄
为袁生命不可挥霍曰珍惜生命袁珍爱身边人袁这才是为人之本袁处事之道遥

本书的作者孙菁女士袁十八岁开始文学创作袁现任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会理事袁中
国散文诗作家协会委员会委员袁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袁集安市文联秘书长遥获国家尧
省尧市级奖励十余次遥

先后出版发行了散文诗专集叶心路无语曳叶梦留夕阳曳散文专集叶底片无声曳短篇
小说集叶情感废墟中的女人曳遥

叶夜的味道曳是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袁希望她的文字能带给读者更多的人生
感悟袁让我们在品味故事的同时袁也能随着故事里的主人公一起袁慢慢地走过生活袁
走过生命袁走出人性的完美与真诚遥



目 录

珍妮 1
黛娥 72
夜的味道 148
幽幽兰香 216
还来还去 27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珍 妮

一

水一点点漫过身体遥
珍妮抬起头院野苍天啊袁都说你有眼袁我看你是有眼无珠啊浴 冶
天上的太阳如一个暴躁人的脸袁涨红涨红地盯着一点点沉进大沟河的珍

妮噎噎
水面没有因为吞噬了一个鲜活的生命而异样袁依然如镜袁依然清绿遥 刚刚因珍

妮的经过而泛起的涟漪也随着珍妮的消亡而消亡袁大沟河的水面平稳深邃噎噎
当珍妮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袁感觉自己很冷袁是冰冷冰冷的那种感觉遥 她看了

看周围袁阴黑阴黑的遥珍妮的心里有点恐惧袁她不知道自己在哪袁更不知道该往哪里
去遥她记得自己沉入大沟河底的时候袁胸口上好像有一块大石头袁压得她喘不上气袁
接着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遥

现在自己是在哪里呢钥 就在珍妮不知所措的时候袁她看到远处有一点光袁是那
种荧光灯似的绿光袁忽闪忽闪的袁珍妮迎着亮光走去遥

就在珍妮的恐惧随着亮光的临近渐渐消失的时候袁 眼前的亮光让她整个人都
僵在那里了袁两条腿再没有一点力气袁感觉自己的心脏已经飞出了胸膛袁她看到对
面走来的人群中间有一顶大大的轿子袁走在最前面的两个人袁一黑一白袁手里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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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长长的招魂幡儿遥珍妮想起了老人故事中讲到的黑白无常要要要索命小鬼遥此时的
珍妮才想起自己投了大沟河袁想是已经死了袁现在应该是在人们常说的阴间要要要鬼

的世界袁前面的这些人定是来引导自己进阴间的遥
珍妮想起了许多老人讲过的故事袁想起了故事里那些可怕的情景袁恐惧便重新

占据了她整个心灵遥 对面亮光下的人也看到了珍妮袁也正吃惊地看着她遥 就在双方
都愣神的时候袁珍妮听到一个震撼心灵的声音院野发生什么事了袁为什么停下来钥 冶

珍妮看到那个黑脸的人忙弯下身子袁走到轿子跟前院
野回冥王袁撞上了一个不在编的新人遥 冶
野不在编的新人钥 什么来路啊钥 冶
野回冥王袁就是三天前来报到的严左的女儿袁严珍妮遥 冶
野严左钥 冶
野是呀袁冥王袁就是那个你让他转世回去袁将来能当大官的严左袁他不但不领您

老人家的情袁 还在殿上写下血书袁 说什么冤情不清誓不为人的那个袁 您老人家忘
了钥 冶

野这几日城隍做寿袁喝得我是荤七素八的袁想起来了袁那这个严左如今何在呀钥冶
野回冥王袁小的看他朽木不可雕袁就把他困在深水瀑布里袁让他消消从人间带来

的阳火遥 冶
野胡闹浴 严左在阳间的寿命本来就没有到袁只是太上老君茅厕里的那个虫带了

玉帝夜壶里的东西逃到凡间造此孽障袁按说咱们是不该收他的袁可壶里的与那虫拜
了把子袁成了兄弟袁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急着隐去他今生阳间的磨难袁让他再赴阳间
转世做一个爱民的清官袁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定数袁你怎么就把他困在了深水瀑布里
呢浴 冶

野小的看那严左誓死不回阳间袁您老人家又要去城隍那里贺寿袁一时性急便困
了他袁请冥王恕罪遥 冶黑脸的无常双腿跪地浑身颤抖遥

只见冥王探出身子看了看珍妮院野这是个孝顺有德的女子袁她的阳寿还早呢袁怎
么也来了钥 去袁把她带过来遥 冶

野是袁冥王遥 冶黑无常从地上爬起来袁看了白无常一眼袁两个人来到珍妮面前袁一
边一个拉起珍妮袁便把她带到了轿子前面遥

这时的珍妮心里反倒平静了许多袁 她抬起头看到轿子里坐着一位相貌威严身
材魁梧面如自家锅灰一样的黑人遥

野嗨袁见了冥王还不下跪浴 冶就在珍妮仔细端看轿中之人的时候袁黑无常冲着珍
妮喊遥

珍妮没有理会黑无常袁她冲着轿子里的人院野冥王袁你就是我们人间常说的阎王
爷吗钥 冶

珍妮见那人冲自己点了点头袁便扑腾一下跪在地上院
野阎王爷袁冤枉啊浴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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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的泪如决堤的洪水袁一会儿工夫就在冥王的脚下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水潭袁
在阴黑的空间里水潭闪着晶莹的光袁珍妮的泪还在不停地落袁水面上便泛起一波一
波的微涟袁如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遥

冥王看着自己脚下因泪而成的水潭:
野此女子泪水清纯如月袁带冤聚而成潭袁必有天大冤情袁值更官浴 冶
野小的在遥 冶
野把这个叫珍妮的女子带回洞府待本官细问分晓遥 冶
野是袁冥王遥 冶
珍妮被一条铁链带着来到了冥王的大堂上袁珍妮看到袁这里阴暗却不阴森袁没

有一点邪魔的味道袁倒透着一种正直威严的正气遥 此时的珍妮镇静了很多袁跪在大
堂正中袁大呼冤枉遥

野珍妮袁你站起来袁一旁坐下慢慢说遥 冶
冥君的声音很慈祥袁珍妮的泪便又一次冲出眼眶噎噎

二

大沟镇是因大沟河得名遥 镇子不大环山抱水袁多年来风调雨顺袁人们生活的安
逸平静遥镇东住着一户严姓人家袁丈夫严左宽厚老实尧妻子严氏美丽娴静袁是镇子里
公认的美人儿遥 夫妻二人经营着镇子里唯一的一家杂货店袁他们以薄利待客袁并时
不时地接济穷苦袁生意一直做得红红火火遥 夫妻二人的善良在大沟镇是有口碑的遥
他们有一儿一女遥儿子严慎之袁十八岁在外读书袁小女儿严珍妮十五岁聪慧漂亮袁一
家人的日子过得殷实美满遥

两个多月前袁镇子里的老督办辞职要退隐回老家袁大沟镇来了一位新的督办袁
此人姓史名格遥 他的出现打乱了大沟镇多年平静的生活遥

有些好事的人通过多方打探得知院这位史督办袁本是一名贫家子弟袁十三岁被
卖进一韩姓富户人家做门童袁因为口齿伶俐会说话袁很快就成了这韩家三姨太的小
跟班遥十六岁那年秋天袁韩富户出外收租袁三姨太便拉他上了床袁并生下一儿子遥 韩
家虽说有六房太太袁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遥 这三姨太的儿子一出生袁就成了韩富户
的心头肉了遥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袁顶在头上怕摔了遥三姨太自然也是母凭子贵袁
心安理得地掌握着韩家的大权遥穷小子史格自然而然地就做起了韩家的大总管遥俗
话说袁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袁三姨太与史格私通袁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被
韩富户抓了个正着遥

那天袁韩富户带着账房先生去乡下收息袁刚出镇子十几里袁车子就坏了袁偏偏这
时天又下起了雨袁韩富户和账房先生只好走着回了镇子遥此时的三姨太正与史格在
温柔乡里缠绵呢袁韩富户被屋子里的情景气疯了袁他一边喊人一边冲上去抓住企图
逃走的史格遥 韩富户毕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袁再加上气火攻心袁哪里是年仅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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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的史格对手呀袁眼看着自己被韩富户死死地抓着无法逃脱袁情急下的史格对着
韩富户的面部就是一拳袁韩富户倒退了几步袁史格接着又是重重地一脚袁韩富户的
脑袋撞到床头的雕花栏杆上袁整个人吭哧一声便软软地堆了下去遥

三姨太一看袁忙跳下床袁从柜子的底层拉出一个小木盒子院
野冤家袁这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袁拿着袁能跑多远跑多远袁这儿你别管了袁有我

呢遥 冶
野不行袁我突然失踪袁只怕人要怀疑遥 冶
野我就说是看变天了袁打发你去乡下找老爷送衣服了遥 记着袁在外面发迹了袁别

忘了我和儿子遥 冶三姨太边说边把史格推出了门遥

三

话分两头袁先说这三姨太送逃了史格袁转回身一摸这韩富户的鼻孔还有丝丝气
息袁这女人便手脚麻利地清洗了韩富户身上的血迹袁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把韩富户搬
弄到了床上袁屋子里一切依旧遥安置完毕袁便熄了灯火袁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边守着
昏迷的韩富户遥

太阳出来的时候袁三姨太便说韩富户下乡受了风寒要请郎中遥韩富户下乡有账
房先生为证袁他的昏迷不醒倒也没有引起外人的怀疑袁几个郎中请下来袁韩富户依
然是只有气息不省人事袁十几天之后袁便撒手西去遥三姨太有儿子袁接管韩家也是顺
理成章的事遥这女人倒也是个有良心的人袁对其他五个姐妹她倒也是如韩富户活着
的时候一样袁吃尧穿尧用样样不少袁只是给她们每人都分派活计遥家里的吃尧住尧行袁各
有人管院

正房管理家中所有孩子们的吃饭穿衣和学习遥
二房管理家中各房屋里的佣人遥
四房管理家里庭院中的佣人遥
五房管理出行的车马遥
六房管理家中采购遥
并要求她们按月上报所有消费数目袁月月清算袁韩家上上下下的日子过得倒也

是井井有条遥 此外袁这女人还假模假样地发榜寻找出去寻主失踪的管家史格遥

再说慌忙逃走的史格抱着三姨太给他的一箱子私房钱袁 一口气跑出了千里之
外袁来到了一个叫下糊地的城里袁用三姨太的积蓄开了一家珠宝行袁很快就发迹起
来袁被当地的督办相中袁招了上门女婿袁并花银子买了个顶补的缺儿候着遥正巧大沟
镇督办年老体弱退了个位子袁史格便来到了大沟镇遥

大沟镇的老督办是一位仁慈厚道尧爱民如子的好官袁他驻守大沟镇三十多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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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强增老百姓一两银子的税遥有时遇到真有难处的百姓袁老督办还要伸出援手
帮着百姓渡过难关遥所以袁相对别的地方袁大沟镇的物价要低一些遥百姓的收入也好
很多遥 从下糊城里走出来的史格一眼便相中这一环节袁 他先是引用其他地方的范
例袁增加了大沟镇百姓的各项税收遥 又对镇中所有经营户进行排查分等遥 严左家便
被排进了大沟镇首富的行列遥 每年要向督办府上交两千两的税银遥 告示一下袁别说
严左家袁就是大沟镇的百姓都是大吃一惊袁两千两浴严家店虽说是全镇唯一的店袁可
大都是薄利经营袁实惠百姓的商品遥别说是两千两袁就是严家人不吃不喝袁一年也赚
不下一千两银子遥 严左撕了告示袁带着自己十年经营的全部账本找史格算账遥

大堂之上袁史格沉着脸袁看着严左带来的那厚厚一摞的账簿院
野严老先生袁你是个商人袁不会连最起码的经商之道都不懂吧钥我是增加了你的

税袁你也可以增加你的商品价格嘛遥 我只增加了你一点点袁你的商品增加多少可就
不好说了袁你的店是镇上唯一的店家呀袁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的利益吗袁你不说
感谢倒也罢了袁怎么反倒来怪我呢袁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呀遥冶史格不阴不
阳地拍着严左的肩膀遥

野督办大人袁您不知道袁我经营的都是百姓日常生活必须的东西袁本来利就薄袁
加之有些贫穷人家一时又拿不出现钱袁每年赊欠出去的货物不计其数袁这样算来我
实在是只能维持生计袁如果加价袁别说百姓承担不起袁我个人也负担不起呀遥 冶严左
拿起历年来记载着百姓赊欠的账本遥

史格一脸的不高兴院野严老先生的善举我早有耳闻袁本人很是敬佩袁这样吧袁这
个物价呢袁我以官方的名义来定袁至于你的税银呢袁是吧袁严老先生是个聪明人袁啊袁
一切都好商量袁好商量遥 冶史格话里藏音地拍着严左的肩头笑微微地点着头遥

野督办大人袁我知道这税收是国法袁咱抗不了袁如果乱增加袁那就是乱了国法袁是
要引起民怨的袁是违天道公理的袁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严左是断然不会做的遥冶严左
摆脱了史格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遥

史格不乐地把双手叠握在一起袁两眼盯着严左院野严老先生袁话不要说的这么难
听嘛袁我这也是为了大沟镇好袁你也是个走南闯北的人袁大沟镇的税收项目就是比
别的地方少嘛袁这是事实吧钥别的地方能做到的事袁大沟镇怎么就行不通吗钥难不成
大沟镇不是皇家的土地钥 朝廷的律法在这里不能用吗浴 冶

严左看着史格涨紫的脸袁收拾起自己的账本头也不回地走出大堂院野狡辩袁不可
理喻浴 冶

望着严左的背影袁史格咬牙切齿地吐出了几个字院
野不识抬举的贱民浴 冶

四

话说这史格在下糊地的时候结交了一个州府的儿子袁名字叫迟嬲建遥这迟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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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仗着他老子的权势袁在下糊地做尽了坏事曰抢男霸女袁强占房屋曰挖坑埋活人袁下
套逼死鬼袁那真是啥事损八辈袁他干啥事遥

俗话说的好袁鲶鱼找鲶鱼袁嘎鱼找嘎鱼袁王八找个鳖亲家袁什么人找什么人遥 这
史格到了下糊地没多久袁 两个脏货是眼对眼地来了个一见如故袁 三个头磕到了地
上袁二人拜了把子遥

你以为史格那督办的职位真是他老丈人有能耐啊钥说破天袁史格的老丈人也就
是个小小的州督办袁他虽有送银子的路子袁却没有点派的权力袁他说让史格干啥那
史格就能干啥钥 不可能的事嘛遥 史格能有今天的位置那都是迟嬲建他老子的功劳遥

这不袁史格到大沟镇上任二月有余袁迟嬲建自己在下糊地做恶都觉得没趣袁带
着几个打手袁便来到大沟镇找史格遥

野呀袁呀呀袁嬲建兄啊袁什么风把你吹来啦钥冶这史格一见迟嬲建袁那美的呀袁亲的
呀袁额头上的抬头纹袁皱的就像是老母猪的鼻子遥

迟嬲建晃着个大脑袋瓜子袁斜着一双斗鸡眼袁龇着一嘴大黄牙袁迈着八字步袁挺
着个猪八戒的肚子院野我说史格兄弟袁不错啊袁我这一路走来袁山清水秀的袁看得出袁
这地方的油水不小啊袁我说你小子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袁原来在这么好的地方偷着
乐啊遥 冶

野哎哟哟我的嬲建兄呀袁你可不知道袁这地方看似不错袁百姓都刁着哪袁这不袁你
看到那个刚刚走出去的人了吧遥 冶史格指着刚刚走出衙门的严左遥

迟嬲建转头看了一眼严左的背影院野那个抱着账本的老头钥 我还以为是为你办
事的师爷哪遥 心想着袁这小子又出了什么好点子袁让这老头去帮着收钱哪遥 冶

野收钱袁他是来找我算账的遥 冶史格气急败坏地说遥
野算账钥 冶迟嬲建一双斗鸡眼的眼球子瞪得跟玻璃球子似的院野历来都是咱哥们

找别人算账袁这天下还有敢找咱哥们算账的人钥 真是反了天啦袁兄弟袁怎么回事袁跟
哥说说袁有哥在袁你怕个球啊遥 冶迟嬲建挺着个大肚子拍着史格的肩膀遥

在史格的客厅里袁迟嬲建端着茶碗院野噢袁原来是这样啊袁真是刁民浴 冶听了史格
的诉说之后袁迟嬲建歪着头袁斜着一双斗鸡眼看着史格院野你那么有才的脑子袁就想
不出对付他们的法子钥 冶

野没人手啊袁大哥袁你看我刚到这不到三个月袁人生地不熟的袁衙门里的人跟那
个退了的老朽二十多年袁我一说要增收税银袁那一个个脸绿的袁就像挖了他们的祖
坟一样袁全都跟我做对不说袁还搬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律法条规来遥

大哥袁这些可都是我这衙门里的差人袁有了他们撑腰袁你说那帮刁民能不放肆
吗钥我本以为袁自己有了位置袁可以好好大展身手干一场袁一来可以给咱当州府的爹
长点脸曰二来也能好好孝敬一下他老人家曰谁知道碰到了这么一帮刁民袁油盐不进袁
别说孝敬爹了袁再这样下去袁我自己都得饿死了遥

尤其是刚刚出去的那个叫严左的袁仗着是这大沟镇首屈一指的大店家袁带着那
些店铺的掌柜们一起抗税遥 这不袁 刚刚竟然抱着他的破账本子跑到衙门来跟我算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账袁真是气死我啦遥 冶史格在迟嬲建面前哭丧着脸袁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遥
野明白了袁兄弟袁不就是人手嘛袁大哥有啊遥 明天袁明天我就把家丁选三十个过

来袁你知道袁大哥手下的家丁袁那个个都是好样的袁你说什么样的刁民咱没遇到过
呀袁照收拾不误遥 冶

野大哥袁家丁不行袁咱得用官府的人袁有了官府的人袁咱说话才能算数遥 冶史格提
醒着遥

野噢袁也对袁兄弟你现在是督办袁既然你手下的人不帮你办事袁那你就把他们开
喽袁我让咱爹给你派几个带条子的人过来遥 看这些刁民还敢说个不字浴 冶

野大哥呀袁是要官府的差人袁带条子的有什么用啊遥 冶史格急了遥
野哈哈哈袁兄弟袁这你就外行了不是袁我说的条子可不是写字的那条子袁我说的

这些条子呀袁就是在差人里面有职务的袁正宗吃皇粮的袁都是官兵袁有的还上过战场
杀过人哪袁比你这衙门里的差人级别可高了去喽遥 冶迟嬲建晃着大脑袋瓜子得意地
很遥

野是啊钥 大哥袁太好了袁那你就多给我带几个条子过来袁我让衙门里的这些差人
通通滚蛋遥 省得碍手碍脚的坏事遥 冶史格乐得嘴角快挂到耳朵上了遥

野行袁嗯 独眼遥 冶迟嬲建扭头冲着身边一个猴瘦猴瘦的人袁这人瘦得头盖骨都是
尖的 袁那绸缎做的家丁衣服穿在他身上袁就像是送葬队伍里扛着的那个假人披了
件活人的衣服袁整张脸也没有猴子大 袁右边还从额头切过眼睛直到耳根斜卧着一
条刀疤袁这张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袁要多吓人有多吓人遥

野少爷遥 冶听到迟嬲建喊自己袁那猴瘦的人撇着个罗圈腿走到主人身边袁这人长
的难看袁那声音也难听袁就像被切了脖子将死的鸡挣扎时发出的那种声音袁胆小的
人听着就感觉瘆得慌袁再配上那张脸袁活生生一个恶鬼在世遥

野你腿脚快袁马上回去跟我爹说袁就说大沟镇衙门里的差人勾结刁民抗税闹事
不守国法律例袁企图逼走新上任的督办袁求他增派人手维持秩序遥冶迟嬲建看了那个
独眼一眼院野把事情说的越严重越好袁就说我来看兄弟袁结果被刁民困在督办府了袁
你是自己跑出去的袁明白吗钥 冶

野放心吧少爷袁我定会把事给你办得妥妥地遥 冶那独眼撑着个要死的鸡嗓子袁转
身就往衙门外跑袁那麻秆儿似的两条罗圈腿袁跑起来就像一条被放了气又被割了一
刀的破车胎噎噎

五

放下这两个臭味相投的恶货不表袁但说气呼呼从衙门里走出来的严左袁他怀里
抱着十几年的账本袁一路上是唉声叹气院野变了袁变了袁这世道要变了袁大沟镇的好日
子到头了袁到头喽遥 冶

野严掌柜袁你这气呼呼的是去哪儿呀遥冶镇子里经营油坊的王掌柜在自家的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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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看到严左袁把头伸出柜台喊着遥
野去哪钥 能去哪儿呀袁督办府呗遥 冶
野严掌柜袁来袁来袁进来坐坐袁喝杯茶遥冶王掌柜一听严左去了督办府袁忙走出柜台

招呼着遥
野坐坐就坐坐袁回家也是气袁那就坐坐遥 冶严左边说边进了王家铺子遥
野严掌柜袁你见到新来的督办啦钥 冶王掌柜端着茶壶坐到严左身边遥
野见和不见还不是一样遥 冶严左气呼呼地说遥
野怎么说啊钥 冶王掌柜不死心地追问遥
野怎么说钥 加你没商量浴 这下我是真整明白了袁原来的老税收项目一点不变袁税

收额提高六成遥 又新增加了院收入税尧经营税尧人口税尧畜生税尧居住税袁水税尧柴税袁
桥税尧路税尧入厕税噎噎冶

野什么袁什么钥 冶不等严左说完袁王掌柜抢过话头院野入厕税钥 你是说入厕也要收
税钥 冶

野收啊袁督办大人亲口说的袁必须收遥 冶
野那你没问问督办大人喘气要不要收税呀钥 冶开在油坊铺子边上的布店掌柜的

凑了过来袁听到王掌柜的话袁便接口问了一句遥 邻近的几家铺子里的掌柜也慢慢地
聚了过来袁大家听了严左的话袁都是心生愤怒袁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遥

野你们说这个新来的督办是怎么回事呀袁一个皇帝的法规律例袁老督办执行了
二十几年袁他来了怎么就不行了呢遥再说这加的也太狠了吧袁按着这个加法袁那我们
这生意还做不做呀钥 冶

野是呀袁这税说加就加袁一年下来连饭都没得吃袁还做什么呀钥 冶
野严掌柜袁你不是去找新督办算账去了吗袁那新督办咋说的钥 冶有消息灵通的掌

柜问遥
野就是算账了才知道加了这么多税收项目哪袁督办大人说了袁他加我们的税收袁

我们可以增加自己货物的价格遥 冶
野货物加价呀袁怎么加呀袁以他增加的税收额度袁那得加多少才能保住我们的生

意呀袁那不成了漫天要价了吗钥 冶
野是呀袁我在这镇上经营了几十年了袁街里街坊的袁加少了没用袁加多了那百姓

还不得骂我们的八辈祖宗啊遥 冶
野是啊袁物价乱涨会带来地方不安的袁督办大人该知道这个理啊遥 冶
野我们大沟镇袁自从老督办来了之后袁风调雨顺袁百姓安居乐业二十几年了遥 冶
野是啊袁想当年我们大沟镇土匪横行袁洪水肆虐袁年年种袁年年荒袁家家没有隔夜

米袁人人没有平安心哪袁老督办带着官兵平匪袁治水袁皇帝知道了他的功绩袁一道一
道的圣旨召他进京袁来一次袁我们留一次袁召一回袁我们挡一回袁硬是让他留在大沟
镇袁老在大沟镇遥 冶

野是啊袁也是我们大沟镇的父老欠了老督办的情啊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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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别提过去了袁我们现在怎么办啊袁新督办的新规我们不守吗钥都说是新官上任
三把火袁我看这新督办也不是个好说话的主儿袁看他那嚣张的样子袁定是个有根基
的遥 冶 盐店的苏掌柜急赤白脸地说着遥

大家都知道袁这次新督办的法规里已经把盐划为禁品袁严禁店铺自行收售袁一
切由官家配给袁统一买卖袁违者按私运禁品罪株连九族袁这样一来袁盐铺的生意就可
想而知了遥

不知不觉的袁大沟镇里十六家铺子的掌柜一个传一个地都聚到了油坊里袁什么
饭铺尧鞋铺尧剃头铺尧肉铺尧酒铺尧裁缝铺噎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袁谁也说不出个好
主意遥

野我们去找老督办吧袁问问老督办该咋办遥 冶 寿衣铺掌柜的一句话提醒了大家遥
野老督办不是回原籍了吗袁还没走吗钥 冶
野没走袁听说是新督办把皇上赏给老督办的还乡银子给扣了遥 冶
野真够缺德的遥 这是从哪来的这么一个主啊袁就不怕遭雷劈浴 冶
野这世上袁敢什么缺德事都做的人袁有几个怕雷劈呀钥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袁畜生

不如的东西袁你能用人的心思去想呀遥 冶
野行了袁行了袁你们也别乱嚷嚷了袁骂大街能解决事情吗袁咱们还是听听严掌柜

的吧遥 冶油坊的王掌柜提醒着各位掌柜遥
野是呀袁严掌柜袁你是咱们大沟镇唯一的一个秀才袁识文断理儿的袁你快跟大伙

说说这怎么办哟遥 冶盐铺掌柜哭丧着脸遥
严左看了各位掌柜的一眼袁叹了口气院野叹袁说什么呀袁新来的督办根本就不是

人的脑子袁我感觉得出来袁他那脑子里装的都是些男盗女娼的坏水袁别看他长得白
白净净袁见人笑眯眯地遥 等着吧袁大沟镇要不太平喽遥 冶

野严掌柜袁你别只说这丧气话袁既然知道大沟镇有难袁咱怎么也得想想办法呀袁
难不成就这么等死啊钥 冶

野不等死袁你能做什么呢钥 人家是官袁手里拿着皇上法规律例遥 冶
野那是什么法规律例呀袁明摆着是打着皇帝的旗号袁来欺压百姓袁他说是皇帝说

的袁就是皇帝说的啊袁有圣旨吗钥 冶
野老兄啊袁你在这里说没有用袁有能耐你去当面问那新督办袁你有皇帝的圣旨

吗袁拿出来看看浴 冶
野好了袁好了袁什么时候了袁还有心说这些没有用的遥 冶盐铺掌柜的有些急遥 他看

了一眼严左院野严掌柜袁 要不咱们真的去找老督办问问钥 保不齐皇帝真的又有新法
规钥 冶

野不可能袁皇帝法规每三年公布一次袁每年的正月督办府都公告的袁今年的公告
你们不是也都看了吗钥 冶

野别说这些了袁还是去问问老督办吧袁也许他会给我们个解决的法子呢遥 冶
野是呀袁是呀袁严掌柜袁你就代表我们去拜访一下老督办吧袁前些天我们几个还

9



在一起商量着为老督办搞一个送别宴袁现在看袁我们大家就都凑个数袁算是点儿心
意遥 冶一直沉默着的饭庄掌柜搭了腔遥

野好袁好袁好袁行袁行袁行遥 冶所有的掌柜都赞成遥
严左看了看大家院野既然大家都同意袁那王掌柜袁麻烦你给大家记个数遥冶这个掌

柜五两袁那个掌柜的十两袁大家七凑八凑地足足凑了一百两银子遥 严左看着王掌柜
把银子包好袁他双手抱拳院

野承蒙各位掌柜抬爱袁我严左愿走这着袁只是这增税是咱大沟镇所有人的事情袁
我严左一人怕是不能承担重任袁 我想请油坊的王掌柜和盐铺的苏掌柜同我一起前
去袁你们看可好啊遥 冶

野对袁对袁人多事情说的完全遥 冶有人赞同遥
野行袁算我一个遥 冶油坊的王掌柜爽快地应着遥
野那袁我也去遥 冶盐店的苏掌柜也点了头遥
野那好袁说办就办袁免得夜长梦多袁咱们现在就去遥 冶严左说着就站起了身遥
野这就去啊袁快到饭点了袁这个时候去噎噎冶盐店的苏掌柜犹豫着遥
野嗨袁这有何难袁你们头里走着袁我这就回店里给你们整点酒菜袁送到老督办的

家里袁你们边吃边聊遥 冶饭庄的掌柜边说边出了油坊遥

六

老督办姓刘袁单名一个柱字袁是江西人遥 十六岁的时候跟随着哥哥当兵吃了皇
粮袁因为人长得俊俏袁且聪明又勇敢袁深得官长的喜欢袁收在身边做了贴身小校袁十
几年过去了袁刘柱的官长进朝做了大官袁他也到了娶妻的年龄袁官长便把夫人身边
的贴身丫头赏了他遥

这大沟镇地处边关袁是一个环山抱水的地方袁也是内地和边关的唯一通道遥 原
来只有十几户人家袁过的是靠天吃饭的日子遥 大沟河是大沟镇里一条最大的河袁每
年雨季大沟河就会洪水泛滥遥

连年的边关征战袁朝廷便在这里设了个粮草补给的兵战袁后来有很多难民逃到
这里袁渐渐就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村镇遥 因这里难民多袁土地贫瘠袁洪水泛滥袁人
民的生活穷困不堪袁更有匪人在这里拉帮子立山头袁专门干那些打家劫舍的勾当遥
终有一天袁这帮匪人不知死活地抢劫皇家兵战袁皇帝大怒派兵征缴袁带队的便是这
刘柱袁刘柱带兵进入大沟镇袁一边剿匪袁一边安民尧治水袁开垦土地遥他在朝中的官长
便在皇帝面前保举他做了这大沟镇的第一任督办遥

这刘柱也是尽职尽责袁尽心尽力地做着差事袁五六年的光景袁就把一个贫穷的
大沟镇建成了一个繁华的集镇袁真正做到了人人有饭吃袁家家有田地袁他还办学堂袁
建民团袁让镇子里的人自己保护自己遥 一时间袁大沟镇远近闻名遥

因他的业绩突出袁加之官长赏识他遥 这位官长多次在皇帝面前推举刘柱袁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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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刘柱确实是个人才袁便下旨招他进京袁结果大沟镇的百姓上万人血书给皇帝袁死
活不让刘柱离开大沟镇袁也是皇帝爱民如子袁体恤民意袁加之大沟镇也算得上是边
关重地袁也确实需要一位有才干袁能做事的人来管理袁所以呀袁皇帝就特准刘柱享受
朝中一品大员俸禄袁赐他夫人一品诰命的凤冠霞帔袁继续留在大沟镇做督办遥

这刘柱在大沟镇一待就是三十多年袁如今年老体弱的他向皇帝递交了告老书袁
准备带着一家老小落叶归根回江西老家遥

皇帝念他忠心耿耿几十年袁尽职尽责袁守护疆土袁治理地方袁准了他的请求袁并
赏他黄金千两告老返乡遥 谁知道袁新督办史格却把皇帝的赏赐扣在督办府里袁拒不
交付遥

这下难住了刘老督办袁他本来不是爱财的人袁可这是皇帝的赏赐袁不领吧抗旨袁
领又领不到袁没办法袁就只能等着遥

这天袁老督办正在自家的花园坐着看夕阳西下袁那漫天如血的残阳喷射着最后
的光华袁冲破层层叠叠的云海袁努力地要把最后的光洒遍大地遥

老督办的眼睛潮湿了袁他从那努力喷发的夕阳里袁好像看到了自己的人生院耶少
小离家老大还袁乡音无改鬓毛衰曰少儿相见不相识袁笑问客从何处来遥 爷老督办低吟
着诗词袁环顾着夕阳笼罩下的山麓袁近翠远黛袁层峦叠嶂袁袅袅炊烟似缕缕落入凡间
的云丝袁那么轻盈袁那么飘逸遥暮色下的大沟镇是那样的安宁袁寂静的空间里隐隐传
来大沟河水的欢腾遥

有家人来报袁说是有客到遥
老督办离开了这迷人的夕阳景色袁来到自家的客厅袁只见严左与王尧苏三人正

在客厅里坐着遥
野哎哟哟袁不知贵客进门袁失迎袁失迎遥 冶老督办与这几位自是不陌生的老友遥 只

见他笑呵呵地抱拳与三位掌柜的见礼遥
野来呀袁告诉厨房袁准备酒菜噎噎冶
野哎袁老督办袁不用烦劳袁酒菜已备袁稍后就到遥冶严左不等老督办说完袁便拦住了

他遥
野噢噎噎冶老督办愣了一下袁随后他笑着说院野怎么钥怕老夫供不起各位的酒菜钥冶
野哈哈哈袁老督办袁是饭庄的掌柜自愿奉献袁不吃白不吃啊遥冶盐铺的苏掌柜笑着

打趣遥
野苏掌柜袁这白吃的酒菜可是无价呀袁吃进去容易袁吐出来可就难喽遥冶老督办半

真半假地说着遥
野老督办袁我们三个今天来到贵府袁是有事情想向您老讨教遥 冶严左把话题拉回

了正路遥
野是为了史督办增收税额的事吧钥冶老督办看也没有看三人袁转身坐到了自己的

位置上袁端起了桌上的茶碗遥
野您老知道钥 冶 严左吃惊地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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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你们是不是以为老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袁就不知道这大沟镇发生的事情了钥冶
老督办的脸上露着浅浅的笑意遥

野哎呀老督办袁救命吧钥 冶苏掌柜一听老督办的话袁便急不可待地喊着遥
野苏掌柜袁没那么严重吧袁救什么命啊袁天塌不下来遥 喝茶袁喝茶袁你们不是说还

有酒菜的吗袁那我就看看袁饭庄掌柜的给咱们准备了啥好吃的遥 冶
野好吃的来喽遥 冶老督办的话音刚落袁饭庄掌柜的左手拎着个大食盒子袁右手抱

着一坛子老酒走进了客厅院野老督办袁咱们是这吃呀袁还是噎噎冶
野既然是喝酒袁当然要去我的酒室里喝喽袁那才有味道来遥冶老督办站起来袁身边

的随从忙接过饭庄掌柜手里的东西袁前头带路遥
野各位慢用袁我先告退遥 冶饭庄掌柜的说着就要往外走遥
野告什么退呀袁既来之则安之袁莫不是你带的酒菜不佳袁不好意思留啊遥冶老督办

笑着对饭庄掌柜说遥
野是呀袁既然来了袁就一起坐遥 冶油坊的王掌柜拉住了饭庄掌柜遥
一行五人随着老督办的随从袁来到了一个偏院遥 这偏院离花园只有一墙之隔袁

分里外两室袁布置的简洁不失风雅袁内室的正面墙上挂着皇帝赐的一块金匾袁上面
写着院文治武功遥

严左站在金匾的前面院野好字袁好意浴 吾皇真是明君袁识得老督办的功绩啊遥 冶
野严掌柜谬赞了袁皇恩浩荡袁老夫受之有愧遥 冶
说话间袁随从摆好了酒菜袁五人落座遥
野老掌柜袁你真是舍得血本啊袁把看家本领都用上啦遥 冶盐店的苏掌柜一看摆上

桌的酒菜袁便对着饭庄掌柜伸出了大拇指遥
野是呀袁老掌柜袁这也太讲究了遥 回去我们三个分摊点袁不能让你一人破费遥 冶油

坊的王掌柜跟着说遥
野哎呀袁我说你们今天是怎么了袁婆婆妈妈的袁有完没完了袁凉透了袁我这看家的

本领岂不是要逊色了遥 冶
野就是袁就是袁让我看着这么多好吃的袁听你俩说嘴袁真是折磨人哪袁开吃袁开吃袁

凉了味道就不鲜了袁倒酒啊浴 冶老督办笑呵呵地招呼大家袁回头招呼站在身后的随
从遥

野小鸡炖蘑菇袁开花猪蹄袁酱肘子袁酸菜白肉粉袁萝卜牛肉袁红烧野兔袁狍子肉蒸
饺遥 老掌柜的袁你不想过了遥 冶

老督办笑着袁边说边夹了一块红烧野兔肉院野嗯袁鲜袁鲜袁好东西袁好东西遥 冶老督
办边吃边做出夸张的动作遥 看着四位掌柜愁眉苦脸的样子袁老督办笑了遥

他拿起一个盘子袁 从每一道菜里夹了一些袁 递给站在身后的随从院野这是赏你
的袁外面吃去吧袁这里用不着你了袁用你的时候我会喊你的遥 冶

随从喜出望外袁忙接过老督办递过来的盘子院野谢谢老爷袁小的告退袁有事您喊
我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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